
为了让小莫继续念书，宁钻奔波在2所学校和市教育局之间
“我不像罗主任那么会说，有时候只能一次一次地磨他们”

6月25日回到服务中心后， 执行主
任罗狄烽和家庭组主任朱凤著给她制
定了工作路线图， 先联系市十一中，看
看那边的说法。

市十一中招生办的老师告诉宁钻，
没有中考成绩是不可能录取的，但可以
向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申请推荐生。宁
钻又到市教育局反复解释小莫的情况，
他们最终同意给小莫一次机会，“梦想”
的事，似乎漏进了一丝光线。

之前宁钻去莫家，小莫总把头埋在
被子里，“后来听我们和刘阿姨说找学
校的事，她慢慢会露出两只眼睛。”所以
当宁钻开始准备推荐生的申请材料时，
她非把小莫拉了出来，“一方面锻炼自
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她
参与进来，学会自立和自强。”大热天，
到学校开证明都跑了好多次， 班主任、
任课老师、教导主任……在宁钻和同事

们试着说服他们的时候，小莫总是蹲在
地上， 就算来来往往的同学跟她打招
呼，也从不把头抬起来。

最后这些材料交到市教育局，还是
被委婉地拒绝了，“我又不像罗主任那
么会说，只能一次一次地磨他们”，教育
局终于松口：如果市十一中愿意接收小
莫，教育局可以开具相关证明。罗狄烽
通过朋友找到市十一中的招生老师，得
知今年报考的艺术生实在太多，以小莫
的成绩，基本没有机会。

服务中心只得为小莫联系另两所
职专院校，这之后宁钻和小莫有了一次
对话，“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哪里都
一样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要敢于面对
现实并付出努力。” 工作日志只留下这
短短3句话， 小莫最终选择了长沙市财
经职业中专学校的美容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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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他们认识是缘分，天上掉下来的”
从高架桥上摔下去，小莫需要十几万手术费

“我们跟他们认识是缘分，天上掉下
来的”，这句话，刘阿姨给我们念叨了好
几遍，宁钻们和刘阿姨的缘分果然没有
因为小莫找到学校结束。

7月14日，小莫骑着借来的电动车，
从伍家岭附近的一座高架桥摔了下去，
车后还载着她的朋友小潘。“接了电话
以后，她爸爸木木地坐在床上，跟他说
什么都没有反应”，当时的情形，刘阿姨
记得很清楚。

小莫要做3次手术，估计要十几万。
家里这10年给刘阿姨治病，已经没有任
何积蓄，楼上的一位邻居借给他们2万，
“我们说着话，也有人过来丢下100、200
就走的。”宁钻回忆。而为了节省一家三
口每年60元的保险费，莫家已经两年没
有交社区保险。 但小莫买过学校的保
险，但不知具体种类，也找不到保单。这
时已经放暑假，联系不上老师，宁钻只
得到附近一家保险公司查询，业务员告
诉她学校一般购买的是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的学平险。

信息统筹到服务中心，他们决定开
始分头行动。

2位社工在保险公司找到了小莫的
保单，但年龄却对不上，这需要学校出具
证明。另外2位社工则到兴汉门交警队开
具理赔需要的交通意外事故证明， 但骑
车的小莫和坐车的小潘都未成年， 只有
双方监护人同时到场才能办理。 但潘家
却不愿帮这个忙，“潘叔叔还愿意听我们
说，潘阿姨就始终板着脸”，但宁钻还是
说服了他们。

9月5日， 宁钻终于联系上学校，正
式申请赔偿。虽然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
非常同情莫家，走的时候甚至自己掏了
100元给刘阿姨， 但批下来的保险却不
是意想中的26000元， 而是13000元。因
为15岁已经具有半民事行为能力。但更
有经验的朱凤著却相信这个“对折政
策”会有松动的空间，经过一再交涉，最
终莫家拿到20000元赔款， 加上服务中
心募集的6000元，刘阿姨终于把邻里的
借款还上了。

小劲松有软骨症，但最喜欢有人来家里跟他玩
“拼音全都会啦！”

住在民主东街的曾劲松离莫家不
远。只要经过这里，宁钻他们都会顺道去
看他。“你来看我小地主啦！”刚走到门口，
洪亮的声音就在屋里响起来， 虽然没上
过一天学， 他的普通话却听不出一点长
沙口音。“对着电视学的，还经常嘲笑我这
不认得字的老家伙不会讲咧”，曾奶奶说
这话的时候，曾劲松一直捂着嘴笑，另一
只手做着“羞羞脸”的样子，顺便还要瞄一
瞄我们。

虽然名字里有一棵挺拔的树， 但小
劲松却只比身前那张不到半米左右的小
桌高一点点。 桌上摆着一台掉漆的步步
高点读机，旁边散着一些认字的卡片。他
有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 俗称软骨症。
13岁的年纪，看上去只是四五岁的幼童，
头和眼睛却大得与瘦小的身体不成比
例。宁钻有一次路过附近，看到小劲松在
巷口买玩具，“两个不认识的小孩跑过来

指着他笑，‘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啊！’，他
一直埋着头没说话， 倒是把我气得大骂
了他们一顿。我知道他心里很难过。”据说
去年服务中心组织过一次活动， 其中有
个吹气球的游戏，“他硬是吹了第一名
咧！”为了证明，奶奶一定要翻箱倒柜找出
当时的照片。

小劲松一直念叨的“小企哥哥”是服
务中心给他安排的志愿者，教他认字，“拼
音全都会啦！”这会儿他却不想学习，一会
要夹宁钻的鼻子，说自己会发电，一会又
往朱凤著的怀里钻， 狭窄的一居室里顿
时挤满了跳动的声音。“常待在家里，行走
困难，但本人很想出去。”小劲松的档案里
这样写着。

朱凤著在附近给小劲松找了一所特
殊教育学校，“他摔不得、挤不得，不敢让
他去嘞”，奶奶说。走的时候，小劲松一定
要送到门口，还非要一个个握手道别。

快百岁了，却没有人帮徐爹爹分药
“您94岁生日快乐啊！”

再往北走时是徐霞霖老人家，在快搬空的北正街上，他住着2楼的一
间房子。这里即使是大白天，也难以分辨楼梯的形状，我们在墙上摸索了
半天，找不到一个路灯开关。“您94岁生日快乐啊！”虽然朱凤著已经尽力
提高嗓门，徐爹爹还是听了两遍才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作为回应。他的视
力也几乎完全受损，“这里没有厕所， 徐爹爹必须到马路对面上厕所”，朱
凤著指了指窗外看不到的地方。

他档案的“特长爱好”栏里写着“听一下广播，喜欢自己去阳台吹风”。
很多年前，他从浙江大学毕业来到湖南，之后几经辗转，一直没有正式工
作，结过两次婚，但妻子都离开了他，中年收养了1个儿子……这些年轻时
的故事，都是朱凤著和他聊天时听来的。现在他只有每月400元的低保收
入，还要拿出300元给儿子做“照顾费”，但除了晚上孙子、孙媳回来睡一
下，他和空巢老人无异。

朱凤著和宁钻一坐下来就帮徐爹爹分药：他同时吃好几种药，因为看
不清楚药名，他另外准备了一个空瓶，每次都要预先把需要的剂量放在里
面，盖顶上画着一个大黑点，“这样我才知道是哪一个‘葫芦’（药瓶）。”

现在社工们最担心的是拆迁以后的问题，他们本想给徐爹爹争取就地
安置的廉租房，但因为有一个儿子，不符合申请要求，他就要搬家到市郊的
一处安置房，这远远超出众仁的服务范围，“志愿者去陪他都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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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刘阿姨患高位神经瘫痪已经10年， 之前几年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
力，曾经有一位“名医”只在门口看一眼，就断言她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那时
候我真的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没有一点贡献，还给家里人带来这么多麻烦。”

（下图）刘阿姨和莫叔叔站在已出租的菜店门面里，“我们啊， 就是真正的
患难夫妻”，莫叔叔有精神障碍，有时候说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刘阿姨上厕
所、洗澡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办，“没有这个老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靠着
家人的照料和长沙人的“霸蛮”，刘阿姨已经能撑着拐杖小范围走动。

一和朱凤著说起年轻时的故事，徐爹爹就笑得合不拢嘴，回忆是这位94岁
的空巢老人唯一“富有”的东西。随着北正街的拆迁，搬到市郊安置小区的徐爹
爹将不再属于众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依托的望麓园街道。


